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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劉楨詩研究 

在建安文壇上，劉楨無疑是一位重要的詩人。其詩「真骨凌霜、高風跨俗」，

很能表現建安風骨「慷慨悲涼」的時代特色。因此甚受後人推崇。同時代的曹

丕於〈又與吳質書〉中曾有：「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之讚嘆；而鍾嶸

更有：「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自陳思以下，楨稱

獨步」之說，可見劉楨詩作之優秀。以下就劉楨作品之題材類型及詩中所展現

之藝術特色加以探究。 

第一節  劉楨詩之題材類型 

劉楨為「建安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其詩文妙絕一時，惜多已亡佚，今可

見者不多。其詩在唐代已不盡傳，至宋以後則大多亡佚，是故現存作品不多，

據俞紹初先生《建安七子集》所錄，劉楨之詩共計十三首，另有失題詩十四則。

觀其流傳之詩作，皆以五言為主，由劉楨現存的詩歌作品中，可約略將其詩按

照內容分為贈答、公讌、雜詩、及失題四種題材類型。 

一、 贈答詩 

「贈答詩」是中國文學中非常特殊的類型，梅家玲《漢魏六朝文學新論》

一文對贈答詩有這樣的定義： 

所謂「贈」，是先做詩送給別人，「答」，則係就來詩旨意進行回答。

其迴環往復之際，自然形成一對應自足的情意結構。因此，從性質上來

說，「文人自作」和「有某一特定的傾訴對象」，乃是它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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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以被寫作，當係作者意識到人我有別，並欲藉此向投贈者傳情達意。

就這一點著眼，當它被寫定，且傳送至所投贈之對象時，就應該已經算

是達到了某種程度上的溝通。1 

由上可知，贈答詩乃是詩人間彼此情意交流的重要憑藉，詩人藉由作品的

迴環往復將自身的情感傳遞給受贈者，贈答的內容或抒抑鬱不平之憤、或敘勸

慰友人之情、或發感慨之辭，或論議人事，大抵皆抒發贈詩者自身之情感，因

此具有濃厚的抒情成份。 

    贈答詩源自先秦2，開展於漢末，興盛於建安時代。鄴下文人集團形成後，

文人間相互歌詠風氣興盛，「以詩贈答」常是主要的社交活動，是故贈答詩的

創作量大增，留下了為數不少的詩作。梁啟超於《中國之美文及其歷史》曾有

如下說法：「蓋古代之詩，本以自寫性情，不用為應酬之具。建安時，文士盛

集鄴下，盛氣相竟，始有投報。」3從其論述可以得知，贈答詩創作的生力軍乃

是以曹丕、曹植為首的建安文學集團。文士間的交流創作，促進了贈答詩的勃

興，而文學集團間的宴飲活動，則為贈答詩的創作提供了具體的環境。而在劉

楨現存十三首有詩題之作中，以贈為名者，就有〈贈從弟詩〉三首、〈贈徐幹

詩〉二首、〈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傳世，現分別加以探究之。 

（一）〈贈從弟詩〉 

歷來學者皆將〈贈從弟詩〉三首視為劉楨之代表作，此詩題雖言「贈從弟」，

然實際上卻隱含自喻自勵之意。「從弟」是誰，今已無法確知，然可以確定的

是，此人必是隱居且具高潔遠志之士，因此劉楨以「蘋藻」「松柏」、「鳳凰」

來比擬其形象。〈贈從弟詩〉其一云： 

                                                 

1 梅 家玲 ：《漢 魏六 朝文學 新論 —擬代 與贈 答篇》（臺北 ：里 仁書 局，民 國 86 年 4 月），

頁 151。  
2 由《 詩經‧崧 高》：「申伯 之德。柔惠 且直。柔此 萬邦，聞于 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 孔

碩。其奉 肆好，以贈 申伯。」可見早 在周 代，便 已經 有「贈 詩」的 情形。（詳 見梅 家玲

《 漢魏 六朝文 學新 論》， 頁 154。）  
3 梁啟 超：《中 國之 美文及 其歷 史》（ 臺北 ：臺灣 中華 書局， 民國 25 年 4 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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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東流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葉紛擾溺。采之薦宗廟，可

以羞嘉客。豈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第一首詩藉歌詠蘋藻以喻從弟之品格高潔。開頭二句說明蘋藻生長的環境

「泛泛」、「粼粼」說明了水之澄澈潔淨。三四句寫蘋藻生長的地方及在水中

擺動的姿態。其後二句則點出正因其潔淨，是故可用以祭祖宴客。這裡借用《左

傳‧隱公三年》：「君子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繁蘊藻之菜，……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4之說，言明蘋藻雖為水邊之薄菜，但因其生長在

清澈見石的清水中，是以花繁葉茂，蕩漾於清幽的深澤中，故超凡脫俗，因此

得以超越「百菜之主」的園葵而用以「薦宗廟」、「羞嘉客」。詩人以物喻人，

並藉物抒懷，藉讚美蘋藻以盛讚從弟品行之高潔，同時也抒發了己身始終保持

高潔不俗的情懷。劉履《選詩補注》卷二云： 

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勵操，不苟進取，故贈此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

水中粼粼可見，以喻人之藏修於世，不容自隱，蘋藻溺於水石之間，采

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比從弟之賢才困厄於時，有能見諸朝廷，可

以匡輔明君矣。且才美可用，如園葵者亦豈無之，殆不若得此潛韞待價

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者，尤為可貴也。5 

由上述可知，詩中借用蘋藻之潔淨，暗喻從弟品格之高潔脫俗，是故雖身

分卑微如蘋藻，但清雅脫俗，不與世同之高尚品格，與才美可用之「園葵」相

比，其存在更顯可貴。因此雖出身寒微，但其德行高潔，正如粼粼之石般，終

有一日必能見用於當世。全詩雖短短八句，但詩人透過恰當的比喻，將自身的

情志寄託於詩中，雖言贈人，實則自喻。表達作者本身高潔不受汙染的性格。 

再者，〈贈從弟詩〉其二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

歲常端正。豈不罹凝寒，松柏有本性。  

                                                 

4 楊伯 峻：《春 秋左 傳注》（臺北 ：源 流出 版社， 民國 71 年 3 月），頁 27。  
5 郁賢皓、張采民箋註：《建安七子詩箋註‧劉楨》（成都：巴蜀書社，1990 年 5 月），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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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詩歌詠松柏，其意與第一首同，包含讚美與勉勵之意。首二句寫松

樹的生長環境，松樹生長於高山，終年受谷中大風不斷吹襲之狀態。三四句寫

松與疾風之對抗，風無論吹得多麼強勁，松枝仍舊蒼勁挺拔，表現出「疾風知

勁草」的松樹特性。不僅如此，五六句更藉凜冽的冰霜來寫出松樹除了能抵擋

強風的吹襲外，還能夠承受嚴寒風霜的考驗，即使霜寒冷冽，萬物凋零，但松

樹仍舊以其挺拔的姿態，終年端正美好地挺立在山上，表現了傲然挺立的不屈

姿態。最後，末兩句借用《論語‧子罕》：「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
6之語，來闡發松柏歷經勁風暴雨、凌霜傲寒，還能四時長青、保持寧

折不彎、端莊正直的本性。如《禮記‧禮器》所言：「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

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不改易柯葉。」唐‧

孔穎達《正義》：「人經夷險，不變其德，如松柏陵寒而郁茂，由其內心貞如

故也。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葉無凋改也。」7作者藉松柏讚美其

弟之性格，並勉其能永保堅貞的節操，同時更透露出作者自身堅毅不屈的性格

和情志。劉履《選詩補注》卷二對此詩有這樣的闡述： 

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立不饒，蓋其本性然也。8 

此詩以松柏之本性，暗喻其弟性格之堅貞不屈。詩中闡述即使身處於強勁

疾風、凜冽霜寒如此惡劣環境，松柏仍能抵禦強風，傲然挺立於霜寒之中，此

乃是由於松柏本具堅忍性格之故。疾風與冰霜象徵其身處困厄之境，傲然挺立

則喻其不屈之情志。劉楨此詩不僅是盛讚其弟有如松柏般堅忍不屈的性格，亦

藉此詩表達自己在亂世之中還能夠堅守節操，不屈不撓，不但藉詩以喻弟，更

欲以松柏自比。 

最後，〈贈從弟詩〉其三云：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不厭，奮翅淩紫氛。豈不常勤苦，羞

與黃雀群。何時當來儀，將須聖明君。 

                                                 

6（宋）朱熹撰：《四書集注》（臺北：頂淵文化事業，2005 年 3 月），頁 115。 
7（清）阮元校刻：《 十 三 經 注 疏‧禮 記‧禮 器 》（ 臺 北：藝 文 印 書 館，民 國 90 年 12 月 ），

頁 449。  
8 同註 5，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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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首詩歌頌神鳥鳳凰。作者藉讚頌鳳凰，來稱頌其弟志向遠大，不同於

流俗的個性。並寄託自身的理想和追求。首二句表明鳳凰之居處生活，其所居

為極清高之南嶽山，平日則徘徊於孤竹根旁。鄭玄箋云：「鳳凰之性，非梧桐

不棲，非竹實不食。」
9顯示出其不與俗同之生活特性。三四句寫鳳凰並不滿足

終日「集南嶽」、「徘迴孤竹」的生活，所以想要振翅高飛，直上九天，表現

出從弟遠大的志向及抱負。五六句則交代了鳳凰之所以不畏勤苦，振翅高飛，

乃因不願與黃雀同伍。楚國宋玉曾有此感慨：「鳳凰上擊九千里，絕雲霓，負

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豈能與之料天地之高哉？」
10用黃雀來比

喻俗士，是故從弟寧可不辭辛苦而高飛遠遁。末兩句則言明唯有等到賢君出現，

遠去的鳳凰才會歸來。此意用了《論語‧子罕》孔安國箋：「聖人受命，則鳳

鳥至」
11之說，暗喻當聖明君主出現時，從弟必能遂其志願，共同建立不朽功業。

劉履《選詩補注》卷二闡述此詩云： 

此亦以比從弟之動止不苟，羞與當世群小同處，故寧不辭勞苦而高舉遠

遁，且又必期待時而後出也。12 

此詩以鳳凰之志大，喻其弟志向之遠大及期待聖君之渴望。鳳凰雖不甘於

終日徘徊孤竹之生活而欲奮翅展其抱負，然卻因不願與黃雀等俗士同伍，所以

寧可不畏辛苦，高飛遠遁於山中，只期望有朝一日聖君出世，則其志向遂得以

完成。雖以喻從弟，實乃作者自況，用鳳凰喻己為高貴不俗之人，雖有強烈出

仕願望，但須待聖明之君，其願才能成，表達出作者對賢君的強烈期待。 

此三首詩是作者藉物抒情的佳作，詩中分別歌詠了卑賤清潔的蘋藻、傲寒

挺拔的青松及志大勤奮的鳳凰。由平凡的蘋藻到高貴的鳳凰；由深澤而飛升至

凌雲高空，讀者之眼界及意象隨著詩人之描寫，而層層推進、越發狀闊，最後

得以凌空俯視大地，心中自會升起一股豪情壯志，這正是透過反復歌詠此三詩

而得到的結果。詩人用簡單的文字，卻呈現出鮮明的意象，此鍾嶸所謂：「高

風跨俗」也。 

                                                 

9（清）阮元校刻：《 十三經 注疏 ‧ 詩經‧大雅‧卷阿》，頁 629。  
10（粱）蕭統編：《昭明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臺北：藝文印書館，民國 44 年 4 月），卷 45，

頁 414。  
11（清）阮元校刻：《 十三經 注疏 ‧論語 ‧子 罕》， 頁 78。  
12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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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詩在句法上，亦有特出之處。如「泛泛東流水，粼粼水中石」、「亭

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是使用了對偶的句法。而「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則用了疊字對偶句法，加強了語氣，凸顯狂風與勁松的對抗。三詩的共通點則

是皆於文章當中使用設問的句式，如「豈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豈不罹

凝寒，松柏有本性」、「豈不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使詩篇在結尾處有了起伏，

給人一種語雖盡然意無窮之感。以上句法的使用，使得三組詩雖僅僅八句，讀

來卻覺跌宕生姿，雋永有味，富含藝術感染力。因此王夫之云：「短章而有萬

里之勢」13，可見其評價之高。 

在結構上，三詩亦有相同之處。三詩皆為詠物抒懷之作，此組詩前四句皆

在詠物，而後半則託物起興，抒發詩人情懷。如其一藉歌詠卑賤而高潔的蘋藻，

來抒發己之品格高潔；其二則藉吟詠傲寒而挺拔的青松，以表達個人操守之正；

其三則藉讚頌志大而勤奮的鳳凰，來闡述其志向之高，只待聖君之理想。雖是

贈答詩，然三篇皆使用「比興」的寫作手法，使得抒情特性更為鮮明。此乃劉

楨此詩最為特出之處，是故清‧沈德潛云：「贈人之作，通用比體，亦是一格」

14。 

（二）〈贈徐幹詩〉 

劉楨因平視甄氏一事而不敬被刑，在此期間，他寫了一首〈贈徐幹詩〉以

表達自己這段時間的心情：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切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

歎不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北寺門，遙望西苑園。細柳

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葉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易感動，涕下與

衿連。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類無頗偏。我獨抱深

感，不得與比焉。 

關於此詩的寫作年代今已無法得知，明代張溥《漢魏六朝百三名家集》於

                                                 

13（清）王夫之評選，張國星點校：《古詩評選》（保定：河北大學出版社，2008 年 11 月），頁

185。 
14（清）沈德潛註釋：《古詩源》（湖南：岳麓書社，1998 年 5 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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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前附有小注云：「是時徐在西掖，劉在禁省，故有此詩」15，何焯《義門讀

書記》有此敘述：「《魏志》云，楨以不敬被刑，刑竟署吏。此詩有『仰視白

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北寺門』，或楨方輸作於北寺耳。」而清人方

東樹亦云：「時徐為太子文學，故在西園。所云『北寺』，當是被刑輸作北寺

署吏所作，故有『仰視白日』等語」
16何焯、方東樹皆以為此詩或作於劉楨被刑

期間，故此說當有其可信度。 

劉楨與徐幹二人友情深厚，《晉書‧閻纘傳》云：「昔魏文帝之在東宮，

徐幹、劉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類。」
17二人乃因文學而結為好友，故劉

楨於被刑之際，心中的苦悶無處可訴，只好向好友訴說，因此贈詩以表其情。 

本詩共分為三段，前八句偏重敘事，表達因刑而無法見到徐幹的思念之情。

劉楨被刑後，受限於無形的禁令，故即使他與徐幹只有一牆之隔，然而終無法

得見友人。這油然而升起的思友之情，使得詩人到了「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

遷」的境界，終日坐立不安，舉止失措，情調悲苦低沉。正是因為憂思難耐，

故作者為消除煩悶之情而出外散心，故接下來的六句則寫步出北寺門及沿途所

見之景。西園乃指鄴城西園，劉楨、徐幹等人曾在此與曹氏兄弟宴飲賦詩，如

今只能夠遙遙相望，細柳方塘使作者憶起從前那段美好的時光，而飄轉的綠葉、

翩翩的飛鳥，更讓人想起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過去悠閒自適的美好景象，

恰好與現在作者「乖人」的處境呈現強烈對比，睹物思人，不禁涕淚滿衫。這

樣的感傷心情在最後八句表露無遺。詩人以「兼燭八紘內」的白日來比擬曹操，

其恩澤如日光般廣被天下，然自己獨不能與萬物相比，此番有志難伸有才難為

的惆悵失意，才是作者常懷苦悶的真正原因。藉由詩中「思」、「嘆」、「起」、

「坐」、「遷」、「行」、「望」、「涕」、「視」等描述詩人一連串的動作，

深刻的表達出「拘限」之嚴、「中情」之阻、「遙望」之切、「乖人」之境、

「深憾」之痛帶給詩人的悲傷，因此，方東樹言其「直抒胸臆，一往清警，纏

綿悱惻，此自是一體。」18 

劉楨以此詩贈與徐幹後，徐幹回贈以〈答劉楨詩〉： 

                                                 

15（明）張溥輯：《漢魏六朝百三名家集》（臺北：文津出版社，民國 68 年 8 月），頁 1247。 
16（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北：漢京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78。 
17（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閻纘傳》（臺北：鼎文書局，1980 年 8 月），卷 48，頁 1355。 
18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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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路在咫尺，難

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德，草木蒼且繁。19 

劉楨藉由其詩向徐幹吐露苦悶愁思之情，因此徐幹於詩中即說明了二人分

別未久，但自己也同樣想念摯友，這樣的愁緒如三年般深長。在回應劉楨思念

之情的同時，又藉盛夏的草木來暗喻劉楨的德行完備，以釋其愁懷，呈現出詩

人對好友的思念及寬慰之情。鍾嶸對此曾言：「偉長與公幹往復，雖曰『以莛

扣鐘』，亦能閒雅矣。」20而接到了此詩的劉楨，心情似乎稍得寬慰，故立即

作〈又贈徐幹詩〉以回贈，其詩云： 

猬蒙惠咳唾，貺以雅頌聲。高義歷青雲，灼灼有表經。 

此詩與先前那種苦悶哀愁的心情不同，呈現的是劉楨對於好友勸慰所表達

的感激之情。開頭二句表達了對徐幹贈詩勸勉的由衷感謝，末兩句則盛讚好友

之高尚品行。由此二人相互以詩答贈的內容可看出二人相知相惜之情溢於言

表，這也為魏晉之後的贈答詩寫作，立下一定的典範。 

（三）〈贈五官中郎將詩〉 

劉楨的〈贈五官中郎將詩〉可說是為臣者與主上贈答的最佳代表。曹丕於

建安十六年任五官中郎將一職，故此詩所贈之人為曹丕。而此組贈詩歷來亦被

視為劉楨的代表作品，首先，〈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一云 ：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郡，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

冬風且涼。眾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清歌制妙聲，萬舞在中堂。金罍

含甘醴，羽觴行無方。長夜忘歸來，聊且為太康。四牡向路馳，歡悅誠

未央。 

本詩乃追憶昔日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當年劉楨隨曹操南征，行軍至曹

操故鄉譙縣，於是曹丕夜宴眾賓，外頭雖是寒冷的冬天，但眾賓歡聚一堂，在

                                                 

19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徐幹集》（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9 年 4 月），頁 139。 
20 呂德申：《鍾嶸〈詩品〉校釋》（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6 年），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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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亮的燈火照映下，賓客的熱情更顯高漲而不覺季冬之寒。這樣妙聲清歌、中

堂曼舞、杯觥交錯的場景使人流連忘返，即便時至深夜，仍然沉浸於歡樂中而

忘卻歸返，直至踏上歸途，仍有意猶未盡之感。 

再者，〈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二云： 

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游岱宗，不

復見故人。所親一何篤，步址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盻敘憂勤。便複

為別辭，游車歸西鄰。素葉隨風起，廣路揚埃塵。逝者如流水，哀此遂

離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不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令

德，北面自寵珍。  

本詩乃追敘劉楨患疾時曹丕親來探視病情，而後抒發對其的感激、依戀之

情還有對他的勸勉。劉楨曾染痼疾，在漳水之濱靜養長達數月。這段日子常常

擔心自己因病身亡而不得復見其友。而曹丕親臨慰問，二人相談至深夜，並互

訴憂思勤苦之情，曹丕臨別前仍再三叮嚀囑咐，呈現出君臣間相知相遇的動人

情誼。當曹丕離去後，詩人感嘆過去如流水般消逝，因而更加哀傷。於是上前

追問相會之時，二人相約於溫暖的春天再度見面。而這種思念仰慕之情難以排

遣，故作詩以贈，並勉勵曹丕勤修美德，自我珍重，表現出作者對曹丕的深切

關心。 

接著，〈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三云：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不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閏中，清

風淒已寒。白露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已殫。壯士

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不懷所歡。  

本詩乃承接前一首詩意而發，並進一步抒發自己對曹丕的思念之情。起首

二句詩人因秋天蕭瑟景象而發出悲歎，因而整夜無法入眠，是故藉寫詩以抒發

己懷。夜深人靜，陪伴詩人的，只有明亮的燭燈、淒冷的寒風、前庭的霜露及

深鎖的大門，更顯作者孤寂心懷。四季的輪替提醒作者一年即將過去，聽聞曹

丕即將遠行征戰，詩人慨歎自己無法相伴其旁而愁思忡忡，深深思念曹丕而淚

灑衣襟。此淚不只代表劉楨因秋景而憶起當年與曹丕相約陽春見面的思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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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更由對淒寒的秋風與滿階的霜露的描述，表達了詩人想到自己身患痼疾，

只能徒待歲月消逝，而毫無功業的悲嘆，因而感慨落淚。 

最後是〈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連篇章，極

夜不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本詩呈現一股激昂慷慨之勢，寫出君臣間賦詩唱和的盛況，並抒發對曹丕

才華的佩服之情。起首以軍營帳外冷冽寒風、濃重霜氣來襯托室內燈火輝映，

君臣賦詩的熱鬧之景，氣氛熱烈，即使深夜仍不知歸。這是因為曹丕才思敏捷、

故作為臣下的劉楨自覺才思愚昧魯鈍，即使勤奮努力仍無法與之相及，表現出

對曹丕才華出眾的無限欽佩之情。 

綜觀此組詩，第一首追憶過往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第二首則感激自身

患疾時曹丕親來探視，抒發君臣間的知遇之情，並述及對曹丕的美好期望；第

三首詩乃借悲秋之景而抒發對曹丕的思念，並寄喻己身徒待歲月而無功業之悲

嘆；第四首詩則遙想軍中賦詩唱和的盛況及對曹丕才華的欽佩。通篇皆以一「情」

字貫穿，詩人直抒胸臆，或喻情於景，或寄情於事，情感真摯，用語質樸。正

如陳祚明所云：「楚楚直敘，情自宛切，句亦俊快」21。 

二、 公讌詩 

「公讌」之名，據《昭明文選‧公讌詩》曹子建下呂延濟注曰： 

公讌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22 

可見此乃公家宴會所賦之詩，興盛於建安時期，就其發展的環境觀之，曹

操於建安十三年遷都鄴城後，諸文士亦隨之聚集於鄴。使得鄴下成為當時文學

                                                 

21（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

圖書館藏清刻本，2002 年 3 月），冊 1590，頁 701。 
22（梁）蕭統編；（唐）李善注：《昭明文選》（臺北：學海出版社，民國 70 年 9 月），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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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鎮。在鄴城生活期間，曹氏父子與建安諸子多以吟詩作賦往來，形成集體性

的文學活動。對此曹丕曾有詳細的描述： 

〈與吳質書〉云： 

每昔念及南皮之遊，誠不可望。既妙思六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

以六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北場，旅時南館。浮甘瓜於清泉，

沉朱李於寒水。白日既匿，繼以朗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輪徐動，

參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樂往哀來，愴然傷懷。23 

〈又與吳質書〉亦云： 

昔日游處，行則接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流行，絲竹

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不自知樂也。24 

由上可知，在宴會上賦詩乃是鄴下文士們主要的活動。而內容不脫劉勰所

謂「憐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25之作，多是對曹氏父子的種種歌頌，

以及平日宴遊的生活記錄。故鄴下諸子多有以〈公讌〉為名之作，劉楨作為文

學侍從之一，亦有公讌詩作傳世，以下就其詩作探究之。 

（一） 〈公讌詩〉 

劉楨的公讌詩，相較於其他鄴下諸子的公讌詩作，顯得清雅加脫俗，出類

拔萃，其《公讌詩》云： 

永日行遊戲，歡樂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復翱翔。輦車飛素蓋，從

者盈路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流波為魚防。芙蓉

散其華，菡萏溢金塘。靈鳥宿水裔，仁獸遊飛梁。華館寄流波，豁達來

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麗不可忘。 

                                                 

23（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臺北：宏業書局，民國 64 年 8 月），頁

1089。 
24 同註 23。 
25（梁）劉勰撰，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臺北：萬象圖書出版，1997 年 5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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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詩乃在描寫夜晚遊宴時富麗豪華的場面，並抒發作者由此而生的感嘆。

全詩可分為三部份，首段六句交代夜宴之原因乃是因為白天賦詩玩樂的歡樂使

人意猶未盡，因此眾人相約夜半再續歡情。君王的座車、隨侍的從者，顯示出

宴飲場面的熱烈。其後的十句乃鋪敘園中所見景緻，明月映照著繁盛的珍木，

清澈的溪流流過魚防，池中開滿荷花，散出華美的色彩。鳳凰棲息在水邊，麒

麟遊於飛橋上。而依傍在清川旁華麗的館舍，因水面開闊而吹來陣陣涼風。詩

人以直敘之語，將映珍木的「明月」、過魚防的「清川」、滿金塘的「芙蓉」、

宿水裔的「鳳凰」、遊飛梁的「麒麟」、流波旁的「華館」及江面的「涼風」

描繪出來，在一靜一動的景物描寫中，勾勒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予人意象

鮮明之感。末四句乃抒發因景而生的感慨，此番歡暢之情、綺麗之景，非詩文

所能言盡，故詩人擱筆長嘆，希望自己不要遺忘這樣美好的情景。「長嘆息」、

「不可忘」並非單純對景美辭窮的惋惜，更深層的，是隱含了作者對於上位者

遊樂亭樓、耽於歡娛之感嘆。 

此詩脫離一般公宴之作，詩中沒有描述賓主間觥籌交錯的場面，然從永日

歡樂未盡，君臣相約夜宴的語句中則可看出君臣相得的美好之情。其後透過有

靜有動的景物描寫，勾勒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此番美景筆墨難以形容之，

因此興起惋惜之意，夜宴的美景歡情雖使人樂，但作者卻發此長嘆，或許是對

上位者遊樂亭樓、耽於歡娛的憂心使然，故情感轉為沉鬱深長。本詩淡雅清新，

語調流暢，並無誇張之詞，也無阿諛之語，並於歡情中寄喻作者真情，為歷來

公讌詩作中之少見者。 

（二） 〈鬥雞詩〉 

鬥雞，是古代宮廷即貴族間常見的一種消遣活動。根據曹植〈鬥雞詩〉：

「主人寂無為，眾賓進樂方。」與應瑒〈鬥雞詩〉：「戚戚懷不樂，無以釋勞

勤。兄弟遊戲場，命駕迎眾賓。」之敘述可知，宴飲之餘，鬥雞顯然是一種盛

行於君臣間的娛樂。眾人不僅觀之，更以此為題，相互賦詩唱和，因而此詩似

為鬥雞取樂時的侍從應制之作。就內容而言，當屬公讌詩之範圍。其〈鬥雞詩〉

云： 

丹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利爪探玉除。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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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複還翔。 

此詩乃描寫雄雞的英姿及爭鬥的場面。起首描寫雄雞之樣貌，批著美麗的

彩緞、尖如鋒芒的雙距，顯示出鬥雞的強盛氣勢。後半部則描繪鬥雞外觀的具

體形象，詩人透過踏在玉階的利爪，發出怒光的眼睛，以及驚風的長尾、拍動

的雙翅，顯示出雄雞蓄勢待發的攻擊姿態。最後描述攻擊的動作，雄雞輕躍而

起，瞬間發動攻勢，而後飛回原地，顯示其動作之迅速。全詩為詠物之作，作

者以「華采」、「雙距」、「利爪」、「瞋目」、「長翹」、「勁翮」、「勾

喙」來描繪鬥雞的靜態特徵，展現出雄雞的氣勢高昂；而又以「探」、「含」、

「驚」、「張」、「奮」、「擊」等字寫出雄雞的動作，展現其勇武威猛。在

一動一靜的描述中，鬥雞的形象躍然於紙上。詩人只描寫鬥雞之姿態，而未言

二雞相鬥的激烈情景，留予讀者無限的想像。寥寥數語即可將雄雞之姿描摹的

活靈活現，可見其用詞遣字之精美，實為詠物之高手。 

（三） 〈射鳶詩〉 

除《鬥雞詩》外，劉楨還有一首侍從奉贊的作品，即〈射鳶詩〉： 

鳴鳶弄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怒起，意氣凌神仙。發機如驚焱，三

發兩鳶連。流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此詩乃描繪曹操射鳶之英姿，並讚頌其高超的射藝。開頭描繪老鷹振翅高

飛之貌，而後曹操意氣奮發，拔箭迅速射下鳴鳶，只見鳶血灑濺在牆屋上，飛

散的羽毛隨風飄轉，這樣嫺熟的箭術獲得了眾人的稱讚。本詩先寫鳶飛之貌，

次敘曹操射鳶之姿，再言鳶落之狀，末寫讚嘆之盛，層次井然，情景俱現。全

詩雖文采未足，然氣勢有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述：「『流血』二句

生動，『庶士』二句健，是建安調。」26故雖為應侍頌讚的詠事之作，仍舊展

現了氣格高壯的陽剛之美。 

                                                 

26 同註 21，頁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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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雜詩 

建安諸子多有以「雜詩」為題之作品。而雜詩一類，其義界為何？由李善

於《昭明文選‧王粲‧雜詩》下注云：「雜者，不拘流例，遇物即言，故云雜

也。」
27可見雜詩指的是自然而然興起的感受，因詩人興致不一，造成內容繁雜

不易歸類，因而稱作雜詩。另一說則見於《文鏡秘府論‧南卷‧論文意》：「雜

詩者，古人所作，元有題目，選入《文選》，《文選》失其題目，古人不詳，

名曰雜詩」
28，此說以為雜詩乃是因古人之作並未見題，因此以「雜詩」為名。

在《昭明文選》中，雜詩就有九十三首，是各類詩作中數量最多者。 

劉楨此作，從其內容而言，並未有贈答之對象，更不似公讌詩類有明顯描

述宴飲場面及歌頌君王之語，故將之另立一類，並以其題「雜詩」為名作探討，

其〈雜詩〉云：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不知晏。沉迷簿領間，回

回自昏亂。釋此出西域，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

肅肅羽，從爾浮波瀾。 

作品內容是在抒發劉楨不耐簿書繁忙之煩悶心情，為一抒懷之作，文末並

寄喻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故分作兩部份，前半敘述自己擔任文書簿籍的事務工

作，整日處理堆積紛亂的案牘公文，根本無暇進食，埋首公文的生活，使得作

者心緒煩亂。後半部則言其出遊觀景而產生的心情，詩人丟下煩人的事務出城

登高隨意遠望，看見野鴨大雁悠游於方塘清水中，於是生起羨慕之情，希望自

己也能有鳧雁的翅膀，與之同游於波瀾中，表達出作者對自由清逸生活的嚮往。 

建功立業，為儒家文士之傳統觀念，故最初劉楨懷抱著匡國濟世的豪情壯

志投身曹營，本就希望能有一番作為。在歸曹之初，尚能隨曹操一同出征，實

乃劉楨之樂。但自被辟為「丞相掾屬」之後，其所做無非是些文墨瑣事，而後

歸入曹氏兄弟門下，亦只是文學侍從之屬，這與劉楨原先匡國濟世的政治理想

相去甚遠，因此每每於詩中抒發其鬱鬱不得志之情，而本詩正是此種煩悶失意

                                                 

27（梁）蕭統編，（唐）李善注：《昭明文選》（鄭州：古籍出版社，1990 年 10 月），頁 407。 
28 遍照金剛撰：《文鏡秘府論》（臺北：學海出版社，民國 63 年 1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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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的展現。在詩的前半部，作者描述因公務繁忙使得自己心神俱疲，這種終

日忙於文書簿籍的工作，與他建功立業的心願大相逕庭。詩後半的「方塘之靜」、

「鳧鳥之樂」如此閒靜自適的狀態，更襯托出自身的困悶之情。文末二句則表

達了劉楨對自由生活的無限嚮往之情，由「安得」二字，可見其渴望之熱烈，

由此作中，更可展現劉楨的政治理想與個人性格。 

四、 失題詩 

現存的劉楨作品中，失題之作共有十四則，部份作品尚稱完全，而有些已

亡佚的剩下一句，故今就文意尚稱完整的七首作品分析探究之。首先是〈失題

詩〉其一： 

昔君錯畦畤，東土有素木。條柯不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置翳林，控

倊自迫速。得托芳蘭苑，列植高山足。 

此詩乃藉東土素木能得托芳蘭苑來暗喻作者為曹操所識拔之事。作者以東

土素木自喻，以「條柯不盈尋，一尺再三曲」謙稱己之才非特出，然卻幸為曹

操賞識，得以任職其下，表露出尋得托身之所的欣慰之情。 

〈失題詩〉其二： 

青青女蘿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不可貲。風雨雖急疾。根

株不傾移。 

此詩乃以女蘿草能上依高松枝來表達作者為曹操識拔，並抒發知遇感恩心

情。女蘿草乃是作者的自喻，而「幸蒙庇養恩」說明對曹操的知遇之情的感激，

這樣的恩澤難以計算。是故即使身處艱困環境之中，也不會改變忠於曹操的心

志。 

〈失題詩〉其三： 

翩翩野青雀。棲竄茨棘蕃。朝食平田粒。夕飲曲池泉。猥出蔚萊中。乃

至丹丘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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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乃藉青雀由蔚萊中棲移於丹丘邊，暗喻作者為曹操所識拔之事。作者

以青雀自比，描述本棲於野草間，過著「朝食平田粒。夕飲曲池泉」的平凡生

活，而後獲得曹操賞識，故能從「蔚萊中」遷移至「丹丘邊」，丹丘乃神仙之

地，在此暗喻曹操所居之地。 

綜觀上述三詩可以發現，三詩皆以自己幸蒙曹操拔擢之事作為主題。並運

用比興手法，作者以「東土素木」、「青青女蘿」及「翩翩青雀」自喻，而「高

山足」、「庇養恩」「丹丘邊」則暗喻曹操。此種寫作手法與〈贈從弟詩〉三

首相同，二組詩皆分別以三物作為歌詠對象，且皆為詩人自身形象的寫照。值

得一提的是，這兩組詩都用了兩種植物與一種動物來比擬詩人的形象，且詩中

之句之意象亦有相同之處，現將兩組詩作一比較： 

 

       詩名 

   分類 
〈贈從弟詩〉三首 〈失題詩〉三首 

蘋藻 東土素木 

山上松 女蘿 作者形象 

鳳凰 青雀 

冰霜正慘棲，終歲常端正 風雨雖疾急，根株不傾移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得托芳蘭苑，列植高山足 相似字句 

懿此出深澤 隱生置翳林 

泛泛東流水，粼粼水中石，蘋藻生

其涯 
昔君錯畦畤，東土有素木 

生長環境 

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棲竄茨棘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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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與黃雀群 朝食平田粒，夕飲曲池泉 

君王形象 
（蘋藻）采之薦宗廟 

（鳳凰）將須聖明君 

（素木）列植高山足 

（女蘿）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

（青雀）乃至丹丘邊 

疊字句法 
泛泛東流水，磷磷水中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青青女蘿草 

翩翩野青雀 

透過此表，可以歸納出幾項結論： 

（一） 詩作皆用比興手法，且所詠之物類別相同。 

二組詩句皆使用比興手法，歌詠對象皆是兩種植物與一種動物。〈贈從弟

詩〉三首歌詠了「蘋藻」、「綠松」、「鳳凰」三種對象；而在〈失題詩〉三

首中則以「素木」、「女蘿」、「青雀」為描述對象，在類別上正好相同。 

（二） 詩作對歌詠對象的描述語句相類似。 

〈贈從弟詩〉其一用「泛東流水，粼粼水中石」來描述蘋藻的生長環境；

而〈失題詩〉其一則以「昔君錯畦畤，東土有素木」敘述素木的生長還境。此

外，〈贈從弟詩〉其一「隱生置翳林」與〈失題詩〉其一「懿此出深澤」之語

皆是就所詠二物之難得立說。最後，〈贈從弟詩〉其一有「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之語，而〈失題詩〉其一則有「得托芳蘭苑，列植高山足」之句，皆

就其最終理想來敘述，故此二詩在意象上有相同之處。 

在〈贈從弟詩〉其二，作者對高松「冰霜正慘棲，終歲常端正」的描述，

而在〈失題詩〉其二中，作者則以「風雨雖疾急，根株不傾移」來形容女蘿草，

二者句法類似，且皆就所詠之堅毅形象敘述，是故在意象上相似。 

〈贈從弟詩〉其三有「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與黃雀群」之語，

與〈失題詩〉其三「棲竄茨棘蕃」、「朝食平田粒、夕飲曲池泉」之句，皆是

就鳳凰及青雀之平日生活作描述，因而具相同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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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詩作皆有對君王形象的描述。 

在〈贈從弟詩〉三首中，對君王形象的描述較少，只有「采之薦宗廟，可

以羞嘉客」及「將須聖明君」二句有所描述。而在〈失題詩〉中，對君主形象

則有「列植高山足」、「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乃至丹丘邊」的

敘述，這或可解為〈贈從弟詩〉的內容乃在表達劉楨之不凡性格及理想，故少

有對君主形象的敘述。而〈失題詩〉三首則在說明幸蒙曹操賞識之事及心情，

故詩句中所述甚多。 

（四） 詩作中皆有疊字的句法的使用。 

〈失題詩〉三首之詩句雖有缺失之處，然從其中仍可看出劉楨亦使用與〈贈

從弟詩〉相類似之疊字句法，如「青青女蘿草」、「翩翩野青雀」二句，與〈贈

從弟詩〉「泛泛東流水，磷磷水中石」、「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四句，

二組詩皆使用了疊字句法。 

〈贈從弟詩〉與〈失題詩〉二組作品具體作年皆不詳，然細究詩作内容可

以發現，在〈贈從弟詩〉中，劉楨皆就所詠之物的高潔脫俗，不與世同的部份

加以描述，顯現其「卓然特出」的不凡形象。無論是讚頌從弟或用以自喻，其

最終目的乃在表達出「將須聖明君」之心願，故或可視為是歸曹之前所作。觀

〈失題詩〉三首所詠之內容則可得知，劉楨於三詩中予人以「出於草野」的平

凡自謙形象，並以「列植高山足」、「上依高松枝」、「幸蒙養庇恩」、「乃

至丹丘邊」等句寫出幸蒙賞識之事，可見作詩之時，劉楨或已為曹操所拔擢，

因而任職曹營，因此可將之視為歸曹後所作，這是二組作品在內容上相異之處。 

〈失題詩〉其四： 

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為稱百年壽，誰能應此錄。低昂倐忽去，烱

若風中燭。 

此詩在感嘆人生易逝，開頭言天地無盡期，但人生卻短暫，雖有稱可活百

年者，但從沒有真正應驗之人。人從生至死，轉眼即逝，就如風中之燭光一閃

即滅般短暫。此作表達出劉楨對生命短促的哀嘆，這樣的情感與〈贈五官中郎

將〉其三：「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相同，也許是因為「余嬰沉痼疾」，

纏綿病榻的狀態，使得詩人想起功業未竟，因而發出「生命短促」的哀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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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角度言之，此詩似為劉楨晚年之作。 

〈失題詩〉其五： 

旦發鄴城東，莫次溟水旁。三軍如鄧林，武士攻蕭莊。 

此詩描述曹魏的軍隊出征的情形。《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載，曹操於

建安十二年（西元 207 年）有北征烏桓之事，途中曾宿於渤海邊29。故起首二

句即描述此事，末二句則描述曹軍隊伍龐大整齊，武士肅靜莊嚴之貌。此乃劉

楨隨曹軍出征而寫的作品。 

〈失題詩〉其六： 

初春含寒氣。陽氣匿其暉。灰風從天起。砂石縱橫飛。 

本詩描述早春之景，內容在說明初春時分仍帶有濃烈的寒意，暖氣潛藏在

陽光之中。帶有塵沙的狂風從天刮起，吹起交錯雜亂的砂石。透過直敘眼前所

見之景，將早春寒氣襲人及風卷沙石的景象作了一番描繪。呈現出一種緊迫壓

抑的感覺。 

〈失題詩〉其七： 

和風從東來。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此詩敘述夜晚所見之景，敘述詩人見到溫暖的微風緩緩從東邊吹來，烏雲

滿布西山的景象，又發覺深夜中興起潮濕空氣，因而猜想明早定會降下如飛泉

般的大雨。雖為寫景之作，然與前首詩沉鬱的感受不同，而有一種輕鬆流暢的

感受，烏雲滿布的西山，在經過一夜潮氣的積累後，定會於明早降下大雨，洗

去前晚的凝窒，而呈現清涼舒服之態。雖語句平淡清新，但卻於其中透露出蓄

勢待發的蓬勃朝氣，給人清新自然之感。 

以上就劉楨現存之作品加以分析探究，其詩依照內容大約分作四類：一為

                                                 

29（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集解》（臺北：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影印清乾

隆武英殿刊本，民國 71 年），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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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答類，計有九首，分別為〈贈從弟詩〉三首、〈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贈

徐幹詩〉二首，是劉楨現存作品中所佔比例最多者；二為公讌類，共三首，分

別為〈公讌詩〉、〈鬥雞詩〉、〈射鳶詩〉，內容為應制侍從之作；三為雜詩

類，計有〈雜詩〉一首，内容描述自己為簿書職務所累，而欽羨鳧雁之自在知

情；四為失題類，本有十四則，今只就文意尚稱完整的七首探究之，其中，〈失

題詩〉三首乃敘述劉楨幸蒙曹操拔擢的感恩之情，其寫作方法與〈贈從弟〉三

首有許多相類似之處，皆用比興手法，詠物以作詩。〈失題詩〉「旦發鄴城東」

乃述劉楨隨曹軍出征之事，而〈失題詩〉「初春含寒氣」與〈失題詩〉「和風

從東來」二首雖皆為寫景之作，然所展現之情調則迥然不同，一為緊迫壓抑，

一為輕鬆流暢，顯示出劉楨寫作的不同樣貌。 

第二節 劉楨詩之藝術特色 

在深入分析劉楨的詩後，可以歸納出劉楨詩具有「仗氣愛奇」、「情高會

采」及「意境淒清」三種特色，以下就此三種藝術特色分別論述之。 

一、 仗氣愛奇 

歷來評論劉楨詩作之人，皆特別重視其詩中呈現出的超凡氣韻。如曹丕在

〈又與吳質書〉一文云其：「公幹有逸氣」30，謝靈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

劉楨〉的詩前小序中稱劉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31，而劉勰亦稱：「公

幹氣褊」32，鍾嶸雖以「仗氣愛奇」稱讚其詩，但仍指出楨詩有「氣過其文，

雕潤恨少」33之缺點。以上論述，都從「氣」的觀點來論述劉楨之詩，可見「文

以氣為主」的觀念在建安時代已深植人心，並成為建安諸子創作的共通性。 

                                                 

30 同註 23。 
31 顧紹柏校注：《謝靈運集校注》（臺北：里仁書局，民國 93 年 4 月），頁 219。 
32（梁）劉勰撰，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體性》，頁 254。 
33 同註 20，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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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文以氣為主」的概念始自曹丕《典論‧論文》，其云：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不可力強而致。譬諸音樂，曲度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不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不能以移子弟。34 

曹丕提出了「以氣論文」的說法，由其所論，可知曹丕所謂的「氣」包含

兩個層面：引氣不齊之「氣」乃指作家稟受的先天之氣，亦即作者的天賦情性

資質，故「父兄不能以移子弟」，是內在先天所稟受的；而清濁有體之「氣」，

則為作家而表現於作品上的風格，因個人稟受的氣質各有差異，故在作品的表

現上，造成了清濁巧拙的不同風格。簡言之，氣的涵義，就作者而言，是指其

個人情性氣質；就作品來說，是指運用情意文辭的寫作風格。因此先天稟賦之

氣表現在人身上，即形成才性；而文即是人才性的展現，故曰「文以氣為主」，

並以「氣」作為衡量詩人的標準。 

曹丕在其〈與吳質書〉以「公幹有逸氣」評論劉楨，逸氣為奔放俊逸的氣

質。據《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文士傳》之說，劉楨「少以才學知名。年八

九歲，……警語辨捷，所問應聲而答，當其辭氣鋒烈，莫有折者」，「詞氣鋒

烈」表現了劉楨自幼為文即展露出尚氣的特徵，又由其平視甄氏及獲罪後仍不

屈服之事蹟，可知其倔強耿直、任性使氣之性格，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就

形成鍾嶸所謂「仗氣愛奇」的特色。最著名的就是其〈鬥雞詩〉： 

丹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利爪探玉除，瞋

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復還翔。 

此詩乃描寫雄雞的英姿及爭鬥的場面。起首藉寫雄雞之外形，華彩的羽毛、

尖利的雙距，呈現出鬥雞的威猛氣勢。後半部則描繪鬥雞爭鬥的形象，作者以

「鋒芒」、「炎威」、「會戰」、「利爪」、「瞋目」、「火光、「驚風」、

「勁翮」、「電擊」來描繪激烈的鬥雞狀態。末句則以「輕舉奮勾喙，電擊復

還翔」這樣激烈的場面作結，使得全詩呈現句雖盡而勢有餘之感。鬥雞威猛的

形象宛如作者的化身，詩中雖未言二雞相鬥的激烈情景，但透過描寫鬥雞之姿

態，可以想見其激烈之場面。全詩語言精煉，節奏緊湊，有一股無形的氣勢貫

                                                 

34 同註 23，頁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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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全篇，充分顯示出劉楨「仗氣」的特色。 

這樣的氣勢，在〈射鳶詩〉中亦有展現，其詩云： 

鳴鳶弄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怒起，意氣凌神仙。發機如驚焱，三

發兩鳶連。流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此詩乃描繪曹操射鳶之英姿，並讚頌其高超的射藝。本詩先寫鳶飛之貌，

藉敘其展翅高飛的雄健之姿，呈現一股不可企及之感。接著言曹操射鳶之英姿

及高超技藝，並借鳶落之狀表現出曹操的神勇。其中「我后怒橫起，意氣凌神

仙」二句，更鮮明地將曹操的猛武之姿描繪出來，展現出豪氣干雲的氣勢。全

詩言詞平易，然節奏強勁，氣勢有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述：「『流

血』二句生動，『庶士』二句健，是建安調。」35雖為應侍頌讚的詠事之作，

仍舊展現了氣格高壯的陽剛之美。 

再看〈失題詩〉其七： 

和風從東來。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此詩敘述夜晚所見之景，烏雲滿布的西山，在經過一夜潮氣的積累後，定

會於明早降下大雨，洗去前晚的凝窒，而呈現清涼舒服之態。全詩予人一種輕

鬆流暢的感受，語句雖平淡清新，但卻於其中透露出蓄勢待發的蓬勃朝氣，給

人清新自然之感。 

最後，〈贈從弟詩〉三首，亦展現劉楨「仗氣」的特點： 

泛泛東流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葉紛擾溺。采之薦宗廟，可

以羞嘉客。豈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

歲常端正。豈不罹凝寒，松柏有本性。 

                                                 

35 同註 26。 



 第四章 劉楨詩研究 

69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不厭，奮翅淩紫氛。豈不常勤苦，羞

與黃雀群。何時當來儀，將須聖明君。 

全詩直抒胸臆，作者以蘋藻、山松、鳳凰為喻，將己之懷抱、志趣和高超

的個性展現出來。透過簡短的篇幅，相似的表述方式，依序由低處的蘋藻而至

山上的高松，再到高空的鳳凰，讀者在反覆的詠嘆中，視覺情志亦隨之提升拉

高，因而予人一種持續向上提升的感覺。這種強勁的氣勢，正是「使其辭已盡

而勢有餘」36的展現，是劉楨的文學創作中非常明顯的特徵，故曹丕稱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自鍾嶸以降，歷代諸家論及劉楨，大多不脫「氣勝」範疇。唐‧釋皎然《詩

式》也稱：「劉楨辭氣偏，王得其中」37而元稹稱杜甫時則以：「言奪蘇李，

氣吞曹劉」38之句，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曰：「公幹氣勝於才」39；明‧

胡應麟《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公幹才偏，氣過辭」40；清‧劉熙

載《藝概‧詩概》：「公幹氣勝」41。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有氣

故高」42。清‧吳淇《六朝選詩定論‧卷五》：「劉楨氣最勁逸」；清‧姚範

《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公幹之詩氣較緊而狹，仲宣局面闊大」43。由

以上論述可知，無論是與之屬於同時代之曹丕等人，或是相距甚遠如明清之評

論者，皆認為劉楨之詩具有氣格高逸的特色，因其「氣勝」，故能「言壯」，

因此展現出「仗氣愛奇」的藝術風貌。 

二、 情高會采 

前述可知，歷代論者皆認為劉楨詩作氣勢豪壯、格調高峻。然而對其詩作

中呈現的文采，卻有不同的看法，曹丕於《典論‧論文》中評劉楨詩：「壯而

                                                 

36（梁）劉勰撰，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定勢》引劉楨語，頁 266。 
37 許清雲撰：《皎然詩式輯校新編》（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年 3 月），頁 19。 
38（唐）元稹撰：《元稹集》（臺北：漢京出版社，2004 年 3 月），頁 601。 
39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魯書社，2005 年 6 月），頁 3227。 
40（明）胡應麟：《詩藪》（臺北：廣文書局，民國 62 年），頁 102。 
41（清）劉熙載：《藝概》（臺北：金楓出版社，1986 年），頁 82。 
42 同註 21，頁 700。 
43（清）姚範《援鶉堂筆記》（臺北：廣文書局，民國 60 年 8 月），卷 44，頁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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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密」，鍾嶸於《詩品》中更以：「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之說評論劉楨。二

人似乎都認為劉楨之作在辭句的雕琢上略有不足，故顯得氣過其文。但劉勰在

《文心雕龍》卻認為劉楨「情高以會采」，認為其詩既有高情，又富文采。同

時代的二人對劉楨之看法竟如此迥異，究竟情與采是否見於劉楨作品中，抑或

真如鍾嶸所言少有雕潤，以下透過對劉楨作品的分析，來窺其全貌。 

其〈公讌詩〉： 

永日行遊戲，歡樂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復翱翔。輦車飛素蓋，從

者盈路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流波為魚防。芙蓉

散其華，菡萏溢金塘。靈鳥宿水裔，仁獸遊飛梁。華館寄流波，豁達來

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麗不可忘。 

此詩脫離一般公宴之作，詩中沒有描述賓主間觥籌交錯的場面，然從永日

歡樂未盡，君臣相約夜宴的語句中則可看出君臣相得的美好之情。透過「照園

中」形容月光之明；「過石渠」寫出清川之動；「散其華」、「溢金塘」寫出

荷花滿盛之貌；「宿水裔」、「遊飛梁」寫靈鳥及仁獸之姿；「流波」、「來

風」寫華館之開闊，如此有靜有動的景物描寫，表現出月下之景的活潑生動，

用字講究，屬對工巧，此乃劉楨「文采」之展現。文末，作者卻有所感嘆，或

許是感嘆此番情景難再得，又或許是對上位者遊樂亭樓、耽於歡娛的憂心使然，

故情感轉為沉鬱深長。此正呈現出劉楨「情高」的特色。全詩只敘景物之美與

遊興之致，並於歡情中寄喻作者真情，未見逢迎諂媚之語，為歷來公讌詩作中

之少見者。范晞文《對床夜語》言其：「皆直寫其事，今人雖畢力竭思，不能

達也。」44 

劉楨的情感，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中，亦有深刻的展現，劉楨透過

此組贈詩，將曹丕的知遇之恩及二人間的感情發揮到極致。第一首詩乃追憶昔

日與曹丕的親密交往情形，詩末並以「長夜忘歸來，聊且為太康。四牡向路馳，

歡悅誠未央」寫出賓主相得的意猶未盡之情。第二首乃追敘自身患疾時曹丕親

來探視病情，從「常恐游岱宗，不復見故人。所親一何篤，步址慰我身。清談

同日夕，情盻敘憂勤。」的描述中，可以看見曹丕與劉楨的相知相遇之情。第

                                                 

44（清）丁福保：《歷代詩話續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8 月），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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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詩乃承接前首詩意而發，透過「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二句，寫出詩

人因秋天蕭瑟景象而發出悲歎，因而整夜無法入眠。手握翰墨，因思念出軍從

征的曹丕而發出慨歎，因而「涕泣灑衣裳」，詩人真情流露，情意真切自然，

感人至深。第四首寫霜氣皚皚的深秋之夜，君臣間賦詩唱和的盛況，而「君侯

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則呈現一股激昂慷慨之勢，並抒發對曹丕才華的佩服之

情。縱觀四詩，通篇皆以一「情」字貫穿，具有強烈的抒情性質，此其「情高」

之處。而在「文采」方面，對景色的描寫如「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亦顯

示劉楨作品已有追求對稱之美的傾向。詩人直抒胸臆，或喻情於景，或寄情於

事，情感真摯，用語質樸。正如陳祚明所云：「楚楚直敘，情自宛切，句亦俊

快」45。 

而在〈贈徐幹詩〉中，劉楨亦展現了他的「情感」，起首「誰謂相去遠，

隔此西掖垣。拘限清切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不能言。」偏重敘

事，表達因刑而無法見到徐幹的思念之情。這樣的思念，使得詩人「起坐失次

第，一日三四遷。」終日坐立不安，舉止失措，情感真切深沉，此乃「情真」

之展現。而後「步出北寺門，遙望西苑園。細柳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葉隨

風轉，飛鳥何翻翻。」六句則寫步出北寺門及沿途所見之景。而此亦是全詩最

精緻之處，夾道而生的柳樹，飽含清水的方塘，描繪出寧靜清麗的自然畫面，

飄轉的綠葉、翩翩的飛鳥，更讓人想起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過去悠閒自適

的美好景象，恰好與現在作者「乖人」的處境呈現強烈對比，睹物思人，不禁

涕淚滿衫。作者藉描繪自然之景物以寄托自身情感，並融情於物。文末並使用

比興手法，用「白日」以喻曹操，以「兼燭八紘內」來比喻曹操恩澤之廣被。

顯現出劉楨善於用對景物的描摹來呈現情感的特點，這正是其「文采」所以展

現之處。 

而〈贈從弟詩〉三首，應算是劉楨詩作中情與采相互融合的代表作品，三

首詩藉物抒情。第一首藉歌詠卑賤而高潔的蘋藻，來抒發己之品格高潔；其二

則藉吟詠傲寒而挺拔的青松，以表達個人操守之正；其三則藉讚頌志大而勤奮

的鳳凰，來闡述其志向之高，只待聖君之理想。透過對三物的反覆吟詠歌頌，

詩人高潔的情志昭然可見，這正是「高情」的展現。尤其「泛泛東流水，粼粼

                                                 

45 同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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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石」、「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使用了對偶的句法，使詩句富有雕飾

美，呈現所詠之物鮮明的形象。此外，三詩皆使用設問的句式，如「豈無園中

葵，懿此出深澤」、「豈不罹凝寒，松柏有本性」、「豈不常勤苦，羞與黃雀

群」使詩篇在結尾處有了起伏，給人一種語雖盡然意無窮之感。以上句法的使

用，使得每首詩雖短短八句，讀來卻覺跌宕生姿，雋永有味，富含藝術感染力。

詩人的高情，藉由比興手法的使用而得以顯現，此正是情感與文采相結合而產

生的結果。 

而與〈贈從弟詩〉三首有著相類似手法的失題詩三首中，亦可見劉楨情高

以會采的特色。失題詩其一以藉東土素木能得托芳蘭苑，表達能為曹操所識拔，

因而找到托身之所的欣慰之情。第二首則藉女蘿草能上依高松枝，表達出作者

為曹操拔擢的感恩心情。第三首則以青雀由蔚萊中棲移於丹丘邊，暗喻作者為

曹操所識拔之事。作者藉「東土素木」、「青青女蘿」、「翩翩青雀」以自比，

並以、「高山足」、「高松枝」、「養庇恩」、「丹丘邊」暗喻君王形象。三

詩都藉由比興手法，表達出自己得為曹操賞識之情思。 

綜上所述，在劉楨的作品中，往往可以見到情感的呈現，無論是〈公讌詩〉

中的歡愉之情，或是〈贈五官中郎將詩〉中與曹丕的相知之情，抑或是〈贈徐

幹詩〉中所展現的思友之情，到〈贈從弟詩〉中展露的高潔之情，又或者是〈失

題詩〉三首所呈現幸為主所用的感恩之情，其情感都是真摯且濃烈的。所謂情

高，指的是作品中能夠展現作者的真實情感，而這樣的情感表現，在劉楨的作

品中，常藉由對景物的描摹以寄託其情，因此呈現了重視辭藻與藝術技巧的一

面，此正是文采的展現。如〈公讌詩〉：「芙蓉散其華，菡萏溢金塘。靈鳥宿

水裔，仁獸遊飛梁。華館寄流波，豁達來風涼。」藉由「散」、「溢」、「宿」、

「遊」「寄」、「來」等字的使用，使得景象更加生動活潑。而〈贈五官中郎

將詩〉其四「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之語，更已具對稱之美。再如〈贈徐

幹詩〉「細柳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葉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之句，用「夾」、

「含」「隨」、「翻」等字，表現出畫面的生動之態。最後更藉即目所見之景

與自身境遇之對比，引發作者的情思，從描寫景物而至融情於物，富含藻飾之

美。最後〈贈從弟〉三首以比興手法描繪蘋藻、高松及鳳凰之姿態，並在反覆

的詠嘆中展現詩人越發壯闊的情志，給人餘韻不絕之感。而失題詩三首亦使用

比興手法以藉物喻情，足見劉楨詩作中情思與文采俱足之特色。故陳祚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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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幹詩筆氣雋逸，善於琢句，古而有韻。比漢多姿，多姿故近；比晉有

氣，有氣故高。如翠峰插空，高雲曳壁，秀而不近。本無浩蕩之勢，頗

饒顧盼之姿。46 

透過對劉楨詩作的分析探究，可知其作並不全如鍾嶸《詩品》所論「氣過

其文，雕潤恨少」，而是將其真摯的情思，透過景物的描摹而展現出來，是為

情而造文，因而亦於寫景當中體現其文采，是故較符合劉勰《文心雕龍》所云

「情高以會采」之說。 

三、 意境淒清 

除了「仗氣愛奇」及「情高會采」兩項特徵外，細讀劉楨詩，則會發現劉

楨的作品常會表達出一種或隱或明的悲情。此乃是因為時代環境及個人自身遭

遇造成的影響，當劉楨渴望建功立業的昂揚志氣，在歷經現實的種種磨難與衝

突後，深感壯志未酬的他，即把功業未竟、生命短促的情思表達於作品中，因

而每每於詩作中展現出深沉的悲涼之情。 

劉楨詩作中所呈現的悲情，大抵是與其遭遇有相當的關聯性，早年的劉楨，

懷著建功立業的理想投入曹營，而後歸入曹丕門下。作為言語侍從之臣，其主

要活動乃侍詔於曹氏父子，並作應制讚頌之文。這樣的情形，見於其〈公讌詩〉： 

永日行遊戲，歡樂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復翱翔。輦車飛素蓋，從

者盈路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流波為魚防。芙蓉

散其華，菡萏溢金塘。靈鳥宿水裔，仁獸遊飛梁。華館寄流波，豁達來

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麗不可忘。 

公讌類詩，大多出於君王遊宴，而公卿侍陪的場合，故其內容不脫劉勰所

謂「憐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47之作，多以對曹氏父子的種種歌頌，

以及平日宴遊的生活記錄為主。因此呈現的大多是歡樂的情緒，然觀劉楨此作，

                                                 

46 同註 42。 
47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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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四句說明事由外，中間十句皆寫月夜之景，呈現出在曹魏生活下安定的生

活環境。按理說，這樣的美景應讓人感到愉快，然在詩末四句，劉楨卻一反常

態的以「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麗不可忘」的感嘆情緒作

結，將原先的歡樂情緒轉為隱微深沉的情思。眼前的情景既是如此美好，何以

發出嘆息？這可以從兩方面來解釋之，劉楨此嘆，一方面是對眼前美景難以道

盡的感慨；另一方面，是對於在上位者沉溺於遊宴饗樂生活中的慨歎，隱含有

勸喻之意。作為建安文人，劉楨在時代風氣的感染下，仍有濟世匡國之心，因

而即便於遊宴的場合中，劉楨仍舊顯露出儒家傳統文士之觀念，希望能輔佐君

主，勤國効民，以遂其心志。作為遊宴侍從之臣，君臣間的唱和雖使人感到歡

樂，但劉楨仍不免生出「革命尚未成功」而君王終日耽溺於宴樂之憂思，是故

發為慨歎，而呈現於其公讌詩作中，這乃是其公讌詩作與其餘諸子不同之處。

因而王夫之有此讚：「〈公讌〉諸詩，如無公幹，則當日群飲，酒肉氣深，文

章韻短矣」48。 

劉楨梗慨多氣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並不順利，在建安十六年因平視甄氏

獲罪後，於被刑期間，劉楨寫下了〈贈徐幹詩〉以述其情：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切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

歎不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北寺門，遙望西苑園。細柳

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葉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易感動，涕下與

衿連。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類無頗偏。我獨抱深

感，不得與比焉。 

獲罪期間的劉楨，心境是哀怨淒婉的，雖與徐幹僅有一牆之隔，然卻因禁

令之嚴而相見無期，這樣的愁思使得劉楨終日坐立不安以至於舉止失措，是以

情感悲苦低沉。而後雖步出北寺門散心，但看見過去眾人相和談笑的西苑園，

其中隨風輕轉的綠葉，及翩翩飛翔的飛鳥，又勾起詩人對往日生活的回憶，對

照自身現在的遭遇，不免深深的悲嘆，因而涕淚沾襟。詩末又寫曹操德被天下，

而自己獨不受重用，此番有志難伸有才難為的惆悵失意，才是作者常懷悲苦的

真正原因。因此可以說，劉楨透過〈贈徐幹詩〉來表達自身思友不得、今昔處

                                                 

48 同註 13，頁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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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志難伸之悲情。 

同樣表達劉楨有志難伸的作品，為〈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不知晏。沉迷簿領間，回

回自昏亂。釋此出西域，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

肅肅羽，從爾浮波瀾。 

作品內容是在抒發劉楨不耐簿書繁忙之煩悶心情，文末並寄喻對自由生活

的嚮往。建功立業，為儒家文士之傳統觀念，故最初劉楨懷抱著匡國濟世的豪

情壯志投身曹營，本就希望能有一番作為。但劉楨所任之職無非只是文墨瑣事

及賦詩唱和而已，這與劉楨最初建功立業的心願相去甚遠，故於心神疲累之際

登高遊觀，但見到方塘鳧鳥之閒適，又使其想起自己終日困於簿書瑣事中，因

此藉鳧鳥以抒發對自由生活的無限嚮往之情。鳧鳥的悠然自得，與詩人的鬱悶

心情，呈現出強烈的對比，透過此詩，可以發現劉楨對於這樣的生活其實是不

滿的，這樣的不滿來自於壯志難成的悲嘆，而藉由鳧鳥之閒適自在，更顯出其

為文墨瑣事所困之鬱悶心情。 

劉楨的悲情，展露的最明顯之作，要算是〈贈五官中郎將詩〉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不遑寐，敘意於濡翰。明燈曜閏中，清

風淒已寒。白露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已殫。壯士

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不懷所歡。 

秋夜傷懷，使劉楨難以入眠。蕭瑟的秋風、寒冷的白露，讓詩人想起時光

流逝，歲月將盡，但自己卻因身患痼疾，因此志業未竟，故發出悲嘆之語。逸

直以來，劉楨都懷抱著建功立業的心情，期能貢獻所長，報效國家。但在獲罪

被刑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後又身陷痼疾，只能徒與歲月消逝，更無

法遂其功業。這樣的心情讓劉楨不禁愴然涕下，由壯志難成所引發的抑鬱悲情，

如此濃厚，深不見底，予人無盡的慨歎。而〈失題詩〉「天地無盡期」一作中，

亦呈現出與本詩相同的情感，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表達出生命短暫

之慨歎，這或許是因為久病已如「風中燭」之故，使得劉楨想起功業未竟，因

而興起歲月已逝，感嘆生命短促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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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劉楨的作品所展現的悲情，實來自於時代環境及個人自身遭遇

兩方面：一是時代環境的影響。漢末社會大亂，人命危淺，朝不保夕，使人發

出歲月短促，人生無常之嘆息。劉楨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其三及〈失題詩〉

「天地無盡期」一作中皆抒發了這樣的悲思；二是個人自身遭遇而引發的悲情。

劉楨因其個性耿直不群之故，因此在政治上一直未受重用，這使得有著遠大政

治理想的他，把理想無從實現，才能亦無從發揮的慨歎，透過作品呈現出來，

故多為個人的抒情感懷之作，因而往往能從中感受到作者鬱鬱不得志之悲情。

建安文人，因共同歷經「世積亂離，風衰俗怨」的環境，故「雅好慷慨」，表

達出一種激昂豪邁的情緒，但往往因壯志難酬之故，故蘊含悲涼的情緒，誠如

劉勰所謂「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劉楨的作品，正發揮出建安文學「悲

涼慷慨」的特色。  

透過對劉楨詩的分析探究，可得出其作品的特色有三：在氣勢上，劉楨之

詩具有氣格高逸的特色，因其「氣勝」，故能「言壯」，因此展現出「仗氣愛

奇」的藝術特色。在語言表現上，其作品往往將其真摯的情思，透過景物的描

摹而展現出來，因而亦於寫景當中體現其文采，因此具有「情高會采」的特色。

在情感表達上，劉楨在時代環境與自身遭遇的交互影響下，其作品往往顯露出

壯志未酬的悲情，故呈現「意境淒清」的風貌。 


